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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弹指一挥间，父亲竟已去世38年。
他的音容笑貌早已在我记忆中模糊不
清，但父亲对我的爱，我一直铭记在心。

小时候，家里勉强能够温饱。然而，
我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天天和小伙伴们
在院子里飞来飞去。父亲从来不会过多
管束我们，但立下规矩：不能拿别人的
东西，拿东西就是“贼”；不能守着别人
吃东西，守着别人吃东西就是“叫花
子”，是一件很失脸面的事情。我们虽然
顽皮，但素来规规矩矩。父亲为了震慑我
们，还专门找了一根细细长长的“篾挎
枝”（竹枝条的俗称）别在花窗格子上。

记得那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在路亭
子玩跳绳。周围渐渐聚集了一大圈看热
闹的。大家推着挤着，笑着闹着，煞是高
兴。在一连串的叫好声中，我跳得兴高
采烈，满头大汗，完全忘记了时间。忽
然，看热闹的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屏住
了笑声，齐刷刷地看向我。咦，好奇怪
哦！我正纳闷着，无意间一回头，呀，不
好！父亲偷偷地站在我身后，正一手端
着饭碗，一手高高地举着“篾挎枝”。我
像只猛然受惊的小鹿，立马跳开。大概
是我的样子太滑稽了，引得伙伴们哄然
大笑。父亲也被我逗乐了。刚刚还在父
亲手里趾高气扬的“篾挎枝”，顿时像泄
了气的皮球。我用目光偷偷地打量着父
亲，只见他满眼透笑，哪里有要打人的
气势啊！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吓唬吓唬
我罢了。

可是，那一次，父亲不得不扬起“篾
挎枝”打了我。

记得那是个夏天的夜晚，我玩到天
黑才回家，走进家里就感觉气氛不对。
父亲神情严肃，一见我就问：“勒（方言，
小的意思）春，你今天是不是吃了晒在
簸箕里的长豆角？”“嗯，是的。”“吃的是
不是晒在禾场坪杉木栋子上的？”父亲
紧接着追问。“嗯嗯……”我有点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你闯祸了，那是你二伯
家的呢！”父亲唉声叹气。“我不知道是
二伯家的，我以为是我们家的呢！”我又
委屈又惊慌。

原来，那天，好久不见的表弟来到
我家，我高兴地带着他四处溜达。我瞥
见躺在簸箕里的长豆角，顺手拿起一
嚼，呀，还有丝丝甜味呢！于是，我欣喜
地拿给表弟吃，还拍着胸脯说：“这是我
家里的，你吃就是！”

平常总是我母亲在这里晾晒东西，
且那个簸箕长得跟我家里的一模一样。
父亲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知道是
一场误会。可是，二伯母仍旧在那里不
依不饶地咒骂。父亲最是洁身自好，从
来不喜欢占别人一丝一毫的便宜。即使

母亲回娘家，带回一点吃的东西给我
们，也会被父亲狠狠责骂。

父亲听着二伯母的咒骂，又羞又恼
又无可奈何！父亲思忖一会儿后蹲下
来，附在我耳边悄悄说：“等一会，我用

‘篾挎枝’打你一下，你就作死地哭，知
道吗？”我疑惑不解地问：“为什么呀？”
父亲着急地说：“不要管这么多，你照着
做就是……”于是，父亲一边冲二伯家扯
着嗓子喊：“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谁叫
你这么不长眼睛，拿人家的东西当自己
家的吃……”一边高高扬起“篾挎枝”朝
我甩过来，我顿时被吓得“哇哇”大哭。

“你要真是不学好当小偷，今天就
把你捆到河里淹死算了！”父亲又怒气
冲冲地扯下长长的洗澡巾，似乎还要
来捆我，我哭得更响了。三爹闻声赶
来，一把抢过洗澡巾，护住我：“小孩子
懂什么，你把她打死也没用。吃错了东
西，就是犯死罪了吗？又不是吃了别人
家的东西，自己伯母的东西也是吃得
的！”这样折腾了一阵，二伯母那边总
算是安静下来。

三爹走后，父亲焦急地问：“勒春，
刚刚打痛你了吗？”我疑惑不解：“一点
都不痛呀。”“那你刚才为什么哭得这么
凶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哭得那
么凶。“是不是爸爸的样子吓着你了？”
父亲猜测着。“嗯嗯……”我胡乱地点点
头。“真的没有打痛你吗？头这里痛吗，
手这里呢，背这里呢？”父亲不停地追
问，一遍又一遍，又前前后后仔仔细细
检查了一番，确定我一点事情都没有
后，才放了心。

可惜，我未来得及好好体会父亲
对我的爱，几年之后，父亲就因病撒手
人寰。

我结婚次年农历六月中旬，经过一
天一夜的痛苦挣扎，我终于闯过了“鬼
门关”。初为人母，我既新奇又激动。可
是，重男轻女的公公婆婆并不待见我。
婆婆言词之中透着责怪：“生女儿的人，
八字不好。”公公也借故不来看望。我心
情十分郁闷。那年夏天，天气出奇闷热，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一会儿汗水就浸透
了后背。衣服清洗不及时，一件件长满
了霉斑。

有一天，婆婆忽然问我：“你爸在世
时，是不是长得又高又瘦？”“是的，你怎
么知道，你们又没有见过面啊！”我好奇
地问婆婆。婆婆支支吾吾。在我的追问
下，婆婆才说，头天晚上，她梦见我父亲
追赶着她、恐吓她、警告她……

似乎冥冥之中，父亲也在关注着、
护佑着他的女儿。

（黄红艳，任职于绥宁县文联）

爱 的 往 事
黄红艳

外卖哥是俗称，官方的称呼
是外卖配送员。由湖南省经贸建
设工会举办、湖南日报社承办的

“最美外卖配送员”评选活动，已
经落下帷幕。洞口的肖正中，夺得
了网评投票第一名。

认识正中，很偶然。2017年秋
末的一个下午，周末，我从雪峰山
腹地的扶贫村里回家。路上，接到
作家协会林涛主席的电话，问是
否有空，到某某农家乐一聚。我笑
着说，在村粗茶淡饭的日子很久
了，心慌，打牙祭的活动，一定参
加。见面后，林主席向我介绍了一
个看上去一脸风霜、像农人的年
轻人，文昌街道平渡村的肖正中。

席间，正中说起了他的经历。
他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后，最早是在
深圳打工。他有一个“平溪江渔夫”
的公众号，影响力很大。他的《我在
深圳开小店》，有几百万的点击量。
文章虽然写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
小事，却让无数为生活奔走的“草
根们”动容、感叹、流泪。

分别时，我加了正中的微信。
从此以后，来往便多了。他发在微

信朋友圈的文章，我总是抽空尽
快阅读、留言。

有一天，我看到他在微信上
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说是要
骑着单车去拉萨！这个喝两盏小
酒就脸红的瘦小的男人，该不是
魔怔了，在说胡话吧？他果然去了
西藏！二十多天的骑行，几千公里
的跋涉，回到洞口时，他又黑又
瘦。在作协为他举行的骑行西藏
归来的分享会上，我发言说，对他
的行为，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因为儿女要读中学了，正中
嫌深圳的教育质量不行，便举家
回到洞口老家。他买了一条渔船，
在平溪江上打渔为生。每天的渔
获，足够他养家糊口。后来禁渔，
正中找了一份送快递的活儿。每
单几毛几元的生意，他跑得颇为
欢快，从他发在公众号的文章里
可以看得分明。后来，他又当了外
卖配送员，起早贪黑，骑着个电动
车，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跑。日子过
得飞快，他把自己的一对儿女，送
到了国内较有名气的大学。受他
的影响，大学毕业的女儿独闯深

圳，到一家大企业应聘，工作干得
得心应手。儿子在211大学里，正
做着考研读博的梦。说到儿女，正
中常常欣慰地说，自己虽然没能
考上大学，儿女为自己圆了梦，平
日里再辛苦，也值得。

除了送外卖的本职工作，正
中爱管闲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

“左手送快递，右手写文章”。他管
闲事，是用笔来“管”的。有一次，
在送外卖时，听说一个姓曾的猪
贩子，欠了几十个养猪户的账，二
十多年了，不还。他通过文章，把
养猪户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发在
他的公众号上，争取社会舆论支
持。破产后躲在海南的曾老板，良
心发现，感到十分愧疚。他向自己
的女儿女婿借钱，从海南回到洞
口，向养猪户支付了18万余元的
欠款。平时，听到有损害老百姓利
益的事，正中总是寻根究底，写成
报告，向政府职能部门反映，求得
妥善解决。

平时沉默寡言，一旦激动起
来，说话有点结巴的他，在县里每
年的政网互动座谈会上总是侃侃
而谈，一条一条地表达着老百姓
的各种诉求。

这个爱管闲事的外卖哥，实
在可敬可爱。

（张声仁，洞口县文联主席）

“最美”外卖哥
张声仁

我很羡慕文友潘泽彪。他种
田为生，生活平淡无奇，甚至有点
清苦。他却喜欢种花养花，认识
许多花，了解它们的习性，谈起花
草总是口若悬河，黝黑的脸顿时
再无沧桑，仿佛就是一朵散发着
浓郁芳香的花朵。和他在一起，
我总觉得他的生活中没有忧愁，
即使有，也被缤纷的花朵和浓郁
的芳香驱赶走了，因为他的眼中
只有花。

今年五月在紫鹊界，潘泽彪
教我认识了紫薇、三角梅、凌霄、
绣球等好几种花木。其时它们并
未开花，但我记住了这些植物的
枝干、叶片，还用手机拍摄了照
片。和潘泽彪相处的时间只有短
短几天，我也变得喜欢花草了。

从紫鹊界回家后，我开始关
注留心花木了。公园里，我常常
驻足花下，闻香识花，一边阅读吊
在花枝上的铭牌一边观赏花，身

心愉悦，倍儿爽。看到园艺工人
在人行道两旁修剪花枝，我会停
住脚步和他们攀谈，了解花的名
称、习性。

一天清早，我路过九江巷一
户人家，情不自禁收住了脚步。
这是一间普通民居，门前摆放着
一溜儿花，杜鹃争奇斗艳、月季
竞相开放。在紫鹊界我已认识
了绣球花，想不到在这里再次邂
逅了，而且正值花期。我正在赏
花，一位老太太带着个小女孩出
来了。老人陪着小女孩在廊檐
下读书。我定睛一瞧，老人不就
是曾和我共过事的蒋老师吗？
原来，小女孩的父母外出务工
了，她跟着奶奶在家学习生活。

蒋老师对我说：“孙女的爸妈不
在家，难免孤单。我特意养了这
些花陪伴孙女。”

我所居住的街道有一位唐姓
老人，他家门前耸立着两棵壮硕
的银杏，树干上攀援着凌霄花。
唐老年过八十，清早或黄昏，他常
常搬把小竹椅坐在树下，忘情地
注视着满树的凌霄花。一天我问
他：“唐老，你很喜欢凌霄花？”唐
老嗫嚅着说：“这两株花是我老伴
栽种的。老伴前年去世了，想老
伴了我就看看花。”在唐老眼里，
凌霄花不再是花，是一种念想，一
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慰藉。

（夏太锋，武冈人，湖南省作
协会员）

闻 花 识 香
夏太锋

◆六岭杂谈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里，不仅男
儿志在四方，女儿照样不坠青云志，有
诗和远方。女儿大学毕业之后，为了奔
前程，毅然“南雁北飞”，“飞”到辽宁省
沈阳市落地生根。十多年来，我们夫妻
俩去探望过女儿一家好几次，其中有
两回是乘坐飞机去的。

记得非常清楚，我们第一次去沈
阳是参加女儿婚礼。那是2010年7月1
日清晨，我与妻从长沙客运站坐上公
交车，几十分钟后抵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初次坐飞机，心情格外激动。我们
在候机室里或坐或站或踱步，乐滋滋
地等了一个多时辰。我们这次乘机去
沈阳，还得在航途间“歇脚”呢！那天10
点50分，飞机准时启航。当飞机爬升到
五千多米的高空时，那景象让人惊讶
不已。云，完全不是平时在家乡城步看
到的那样。云下有云，云中有云，云上
有云，好像飞机被云紧紧地包围了。天
中云，有时像一望无际的大海里悬浮
着的无数冰岛，白璧无瑕，晶莹剔透；
有时像铺满了天庭的棉絮，时卷时舒，
蓬松洁白，无边无际……

我坐在飞机上，“腾云驾雾”2 个

多小时。正在我兴致勃勃地“观天”
时，飞机缓缓地降落到合肥市新桥国
际机场。重新登机，我的心底里又别
有一番滋味，那美丽的云儿一直在跟
随着我们。

光阴荏苒，时隔12年，女儿家在沈
阳市核心地带，购买了一套新房，准备

“七一”乔迁新居。2022 年 6 月 27 日下
午，儿子从佛山开着小车送我们抵达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这次我们是直飞
沈阳市桃仙国际机场。

乘坐飞机的时间段不同，天空中
所展现出来的景致也不一样。那天下
午4点30分，我们登上飞机。飞机缓缓
腾空，一点“晃荡”的感觉也没有。当

“风平浪静”之后，我不禁朝窗外眺望，
看那十分夺目的晚霞。只见大地沐浴
在彩霞之中，一块块火烧云，层次分
明，让人啧啧称奇。

（杨进文，城步作协成员）

二度“腾云驾雾”
杨进文

◆岁月回眸

向家村公园 罗理力 摄

（上接1版①）要推进高标准化
农田建设，扶持种粮大户，用
好农业科技成果，打造粮食生
产综合示范片，统一优良品种，
统一机插机抛，统一机械深施
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物化技
术，全面提升品质、提高产量、
创造品牌，以高品质粮食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上接1版②）
周迎春强调，要精心谋划、精

准发力，整合人大代表联络站、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等现有资源，通过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载体，
不断增强为民服务效能；要完善

“四个一”活动各项工作制度和职
责，按照就地就近原则，落实“一人
一点位”，开展“一月一服务”，实行

“一季度一督导”，推动创文工作走
深走实；要进一步加大创文宣传力
度，组织和动员更多市民积极投入
到创建活动中来，为创文工作凝聚
强大合力。三区人大及其常委会
要加强调度，认真抓好协调、督促、
统筹等工作，确保活动开展有力有
序、有声有色、富有成效，助推创文
工作提质增效。


